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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使用 “加泰罗尼亚国家 “这一表述的记者脑子里都只有西班牙地图，他们不愿意意识到在边界之外还有一个加泰罗尼亚国家。这就
是为什么许多同胞仍然认为越过边境线就到了法国，而我们这些来自北部的加泰罗尼亚人就是法国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加泰罗尼亚人。加
泰罗尼亚历史证明，我们是加泰罗尼亚的摇篮。

北加泰罗尼亚面积为 4100 平方公里，比巴利阿里群岛和皮蒂厄斯群岛的总和还要大一些，但我们只有大约 47 万居民。由于人口
的急剧更替，我们的人口仅占整个人口的 30%。

1659 年，我们被法国吞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个国家一直被称为 “东方比利牛斯省”，2016 年，在未经任何投票或协商的
情况下，我们被并入了一个名为  “奥克塔尼  “的新的人为地区。我们的国家学院–加泰罗尼亚研究学院（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在 2007 年裁定，正确的名称是 “加泰罗尼亚北部”。

在法国这样一个雅各宾派中央集权国家，我们既没有自治章程，也没有自己语言的共同官方地位。以省长为代表的行政部门拥有所有领域的决
策权。我们是法国国内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这些标志不胜枚举，显而易见，我将只限于列举。

1. 加泰罗尼亚身份的丧失

我们被迫加入的奥克西塔尼大区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奥克西塔尼民族的承认。这对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从今往后，我们被
视为奥克西坦人，我们的遗产也被视为奥克西坦人的遗产，例如塔尔蒂厄尔（Talteüll）博物馆。

有哪个欧洲国家会出现这种对身份的篡夺、这种畸变、这种耻辱？多亏了奥西塔尼大区的社会党主席德尔加夫人，以及支持她的右翼和左翼政
党，消除和消灭加泰罗尼亚语的进程才得以肆无忌惮地达到高潮。

2. 地方性贫困

5 月 13 日，法国报纸《独立报》（L’Indépendant）以粗体大字标题指出，我们是法国第四大最贫穷的省份，贫困率高
达 21%，31% 的 16 至 20 岁年轻人不上学、不参加职业培训或不工作：尽管两个加泰罗尼亚主义政党在 60 年前就谴
责了殖民状况，但北加泰罗尼亚的选民仍然信任法国政党。

3. 对语言的迫害

在法律框架内，法国右翼和左翼政府从未愿意承认法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法语外还有多种语言。唯一被宪法承认的语言和民族，唯一拥有
权利的语言和民族，唯一能够体现共和国价值的语言和民族，就是法语。

法国之所以不愿意批准欧洲委员会 1992 年通过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是为了促进这些语言的公共使用、教学和学习。
法国宪法委员会在 1998 年认为，它违反了《法国宪法》第 2 条，该条规定 “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它还旨在 “共和国的不
可分割性”、”法国人民的独特性”。因此，为了批准《欧洲语言宪章》，法国有必要修改《法国宪法》。2005  年，国民议会否决了这
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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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关于保护和促进地区语言和沉浸式教育的 “莫拉克法 “提案–72 年来首例！- 被宪法委员会成员推翻，他们不是律
师，却称之为 “智者”。

因此，加泰罗尼亚语教学在北加泰罗尼亚的学校、学院和研究所中被边缘化，加泰罗尼亚语在市政会议上被禁止使用，这一切都不足为奇。

在教育方面，到 2022 年，将有 30%的小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加泰罗尼亚语。在公立学校，这一比例仅为 10%，在学院仅为
3.7%。越来越多的学生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学习加泰罗尼亚语，因为他们可以学习其他更有价值的科目，在高中的最后一
年，只有 1%的学生通过加泰罗尼亚语考试。

在职业培训方面，加泰罗尼亚语也没有被教授：2022 年，只有 59 名学生，即 1.5%的学生能够从中受益。

幸运的是，还有所谓的沉浸式学校：这些学校是加泰罗尼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建的：Bressola 私立学校（目前有 7 所）、
两所学校和两所已成为公立学校的学校：Arrels 学校。2022 年约有 1100 名学生，总人数约为 70 000 人。

因此，享受沉浸式教育的学生比例非常低，也就是说，从幼儿园到进入高中，一学年全天候都在用加泰罗尼亚语学习–因为创建沉浸式加泰罗
尼亚语学院的项目还没有完成。

总之，只有大约 2%的学生能够用加泰罗尼亚语读、说和写。

在行政和公共领域，除了拒绝批准关于保护、传播和教授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欧洲条约外，法国政府还允许自己在市政会议上禁止使用
加泰罗尼亚语，并封锁边境口岸，同时关闭一条合法的跨境通道。他不遵守申根协定，却不受惩罚。

关于加泰罗尼亚语在市政全体会议上的使用，法国司法部门通过蒙彼利埃行政法院于2023年5月9日废除了北加泰罗尼亚五个市镇的规定，
该规定允许在全体会议上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发言，同时翻译成法语，这一点立即得到了很好的理解。

221场战斗，该省共有226场，他们不敢声援勇敢的5人，不敢反对万能的省长。忍耐、保持沉默、自我审查是殖民者的标志，即使他们
没有受到威胁，正如几天前在地区与人民团结党（RPS）夏季大学框架内律师们所保证的那样。

法国的傲慢还体现在封锁一条通道和跨境口岸上，尽管根据 1995 年的申根协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方面决定关闭其边境。只有欧盟才
能这样做。然而，在 2021 年 1 月，省长却以最彻底的非法手段在瓦勒斯皮尔关闭了科斯托哈和马萨内-德卡布雷斯之间的通道长
达 4 个月，前科斯托哈指挥部在几天前的一次会议上谴责道：该通道 “在 1989 年被法国和西班牙正式列为国际通道”。

2021 年 1 月，省长还关闭了 5 个跨境通道，其中 3 个位于阿尔贝拉（Albera）山，连接着我们与阿尔特恩波尔达
（Alt Empordà），另外 2 个位于阿尔塔瑟丹尼亚（Alta Cerdanya）。正如他几天前在上述 RPS 大会上
所指出的，前巴特尔-德-巴纽尔（Banyuls），协会创始人

“无国界阿尔贝拉 “协会的创始人–该协会在一年内拥有 1200 名会员！- 在一年内就有 1200 名会员！”协会的创始人，
抗议关闭巴纽尔山口，即使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也没有关闭过山口！

经过两年半的多次抗议、示威、五次致信省长、五十次采访和会议、六十份出版物、报告、动员双方相关城镇的战斗，山口正式关闭了。现在，
我们正在等待欧盟委员会的调查，因为法国政府的一项非法决定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荒谬的–事实证明，恐怖分子和毒品都没有通过这些通



道–违反了 2021 年罗马条约。

在这种凄凉的景象下，加泰罗尼亚主义暂时仍然存在。

在越来越多的重大节日中，加泰罗尼亚人传统的参与方式有 “cobles”、”巨型帮派 “和 “castellers “协会，如
大约 30 年前由加泰罗尼亚人成立的 “Aire Nou de Bao “协会，其目的是鼓励加泰罗尼亚意识，加强与加泰罗尼亚
公国加泰罗尼亚人的联系，同时公开展示我们从萨尔塞斯到瓜尔达马，从弗拉加到阿尔盖罗的民族和文化团结。

两支最有名的橄榄球队–龙队和 USAP 队–表面上高举加泰罗尼亚的旗帜–“Les dragons plus catalans
que jamais” L’Indépendant (19.06.2023) –他们在比赛中高呼加泰罗尼亚的口号，并分别演唱
龙队的歌曲 “死神 “和 USAP 队的歌曲 “赌注”。USAP 推出的最后一件球衣是旗帜！如果他们走出国门，组织一次聚餐，
这显然也是一次突出北方传统饮食的机会。”永远向前，永不言败”，这是我们流行的世俗信条。

6 月 24 日的圣约安节是上世纪 40 年代末由一群来自佩皮尼昂（Perpignan）的年轻徒步旅行者推广开来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人们要攀登卡尼戈（Canigó）圣山，在黎明时分制作拉梅莱特（ramellets），焚烧旧家具。

加泰罗尼亚国民议会（ANC）、马洛卡主权议会（ASM）和巴伦西亚国家决定权平台（PDaDPV）的三位前主席约尔迪-桑切斯
（Jordi  Sànchez）、克里斯托福尔-索莱尔（Cristòfol  Soler）和安东尼-因凡特（Antoni
Infante）于  2016  年在巴伦西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国家主权实体联合会，他们同意将圣约翰圣火的标志  “Canigó
“命名为  “加泰罗尼亚之火”。对于圣约翰来说，卡尼戈圣火象征着世俗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国家的意愿，这是两位来自北方的加泰罗尼亚人
在 1966 年赋予卡尼戈圣火的含义，他们是支持独立的先驱。正如 2016 年汇集在一起的旗帜所明确宣称的那样： “不同的实
体节奏，相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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